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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铁甲，策马而来，风尘仆仆，这是靖王萧景琰的

出场。

眼前的他着实不像一个皇子，举手投足间没有刻板印象中

皇子该有的养尊处优的娇贵。但你又能确信他是一个皇子，因

为比起纯粹征战沙场的铁汉，他多了份高傲的儒雅。

不苟言笑的寒暄、犀利的反问、讥讽的冷笑让靖王浑身都

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冷峻。

“不好相处”是靖王给我的第一印象。

靖王的第二个镜头是在大殿之外。烈日下穿着厚实战甲的

他汗流浃背，却依然腰背笔直，英俊眉眼间略显阴郁而难掩硬

骨之气。他等了很久，因为父皇就没在意过他还在外面，即使

他夙夜不休回宫述职，即使现在殿外酷热难耐。在公公的提醒

之下，皇帝才淡淡地说上一句“瞧瞧把他给忘了”，我惊讶于

这位父亲对儿子的态度，皇帝好像习惯了忽视这个脾气不太好

的皇子；我同样惊讶于靖王的冷漠，他好似早已习惯了父皇的

忽视。靖王不够优秀吗？可他用无数次的出生入死赢得赫赫战

功。靖王不够出色吗？他的功绩，恐怕当朝没有一个皇子能够

望其项背。

我开始心疼这个“不讨人喜欢”的靖王，也想起靖王出场

时霓凰郡主说的那句：“靖王自有靖王的风骨”。他的身上，到

底有怎样的故事？

十七岁的回忆，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靖王：身着红衣，意

气风发，爽朗清举。

“我十七岁了，父皇恩准我开府建衙，这是我皇长兄为我

选的地方，怎么样？”原来这个常常被忽视遗忘的靖王，也曾

受到父皇的宠溺。

他笑着用手揽住身旁的林殊，那笑明媚得让人睁不开眼。

原来这个总是不苟言笑的靖王，也曾笑靥如花。

萧景琰怎么也不可能料到出使东海后的物是人非。他回到

了自己的宅院，但为他选宅的皇长兄却含冤丧命于牢狱；他把

鸽子蛋大的珍珠给林殊寻回来了，而那个离开前还与他说笑的

小殊却战死梅岭尸骨无存。他终于懂得，那个亲自将毒酒赐给

兄长的父皇，那个下令杀死林氏满门的父皇，原来仅仅是一个

冷血无情的“君上”而已。

如果没有赤焰一案，景琰的生活会是怎样？他有父皇的宠

爱、兄长的引领、好友的陪伴，父皇会对他悉心教导，他会与

志同道合的兄弟一展平生抱负，会与情同手足的朋友一起征服

属于他们的战场，哪怕马革裹尸是他最终的归宿，他也是快

乐的。

如果赤焰一案后景琰弯腰了，他的生活又会是怎样？他可

以把一切都忘了，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凭借他的能力，

获得父皇的喜爱、赢得大臣的支持走上至尊之位并非绝无可

能，他依旧可以过与往日并无二异的生活，甚至荣宠甚之。

“不弯腰”本不是景琰的职责，“被排挤”“被冷落“本不

是他理所应当的处境，但“靖王自有靖王的风骨“。

所以他再也没笑过了，红衣景琰永远死在了他的二十一

岁，他曾经深信的情深友于、父慈子孝、政通人和，和过往所

有美好的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彻彻底底地破碎，此后用十三

年的冷峻维护内心最脆弱的伤疤，把余生的温柔都留来缅怀再

也无法归来的兄长与挚友。他在一夕之间改变，那样悄无声

息，没有梅长苏挫骨削皮的触目惊心，却一样令人心碎。他的

失望、原则与坚守让他变得孤傲、冷峻、不好相处并且言辞尖

锐。你若触碰他的底线，无论你身处多么高贵的位置，他都会

丝毫不留情面。

他看似变得强大无比。

他的冷漠，让我们以为他不会委屈。

他拼死解救霓凰郡主，情急之下刀挟太子以保住自己的性

命与郡主的清白。营救一国郡主于危险是何等功劳，而父皇没

有表示出一丝一毫的肯定，只有一句“景琰，你可知罪？”。

他救郡主并非为了讨好谁，也并非为了获得什么功劳，他

救郡主只是因为她和他都是一样的人，因为她曾是那个被林殊

视若珍宝，与他和林殊一起嬉笑玩闹，叫他“水牛“的妹妹。

可是做了好事却被问罪，谁又不会难过寒心？何况问罪的，还

是他的父亲。皇帝因靖王挟持太子而问罪靖王，却不曾担心同

是骨肉的靖王有没有在越贵妃的乱箭射杀中被伤到分毫。他们

都是他的儿子，在这一问题上，本该是没有差别的。

“景琰，你可知罪？”一句质问，就像刀子一样刺向靖王

的心。

孤守少年情，力匡家国义
——记《琅琊榜》萧景琰

孙益平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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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臣刀挟太子，虽然事急从权，但终究是以下犯上，儿

臣知罪。”没有疑惑、没有愤怒、没有委屈，他的语气平静得

就像一滩死水，他言语的逻辑理智得吓人。

靖王的一句理性到不能再理性的“儿臣知罪”让我一下红

了眼眶，或许自他从东海回来起，他就不敢再在所谓父子关系

中再夹杂一点孩子的感性。他真的不委屈？不在意？不痛吗？

他的冷漠，只是因为他心如死灰。

他的无畏，让我们以为他真的什么都不怕。

他的对手是如日中天的太子与誉王，太子与誉王的背后，

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朝中六部早已纷纷站队各择其主，靖王

起初的孤立无援，意味着与几乎所有朝臣为敌。但太子与誉王

仍不是他最大的对手，他最终的敌人是当朝陛下，他若想重审

旧案，就必须与最有权势之人做对。他选的路，太难。他的处

境如行于悬崖钢丝，差之分毫，就是万劫不复，他不怕粉身碎

骨，但怕梅长苏的心血是一场空，怕祁王与林府的罪名再也没

有办法被澄清天下，怕自己坚守的道义到头来还是一缕幻影。

他的俊冷，让我们以为他没有脆弱。

在几乎所有人的面前，他都倔强强硬到近乎不通人情，只

有在母亲面前，他才是萧景琰最本真的样子。当得知赤焰一案

的真相后，他来到母亲寝宫，伏在门旁带着哭腔低语：“母亲，

我想小殊了。”他噙着热泪的双眸，那样干净，那样柔情，那

样令人动容。我不禁恍然，原来靖王也是一个温柔入骨的人。

这样无法抑制的思念与眼泪，十三年中不知有多少。都说

时间可以抚平伤痛，但于萧景琰而言，时光便如同一把利刀，

一年一年地割深他的伤口，血肉模糊的疼痛，让他永远无法忘

却。他不是没有脆弱，只是他把那份他无比珍视的，不允许任

何人侵犯玷污践踏的柔情藏得太深太深了。

他的不争，让我们以为他毫无野心。

萧景琰有野心吗？不，他自幼受皇长兄的引导，他敬祁

王，他信祁王。他从小便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位置，而未来的

至尊之位只能是皇长兄的，任何其他人都不配坐上那个位置。

萧景琰没有野心吗？不，他需要为林殊翻案，需要还皇长兄、

还无数蒙冤而死的将士们一个清白。而要想做到这些，他就必

须比当朝皇帝更加有权势。

他并非没有可以被理解的夺位的理由，他本就是一个极有

能力的皇子，有夺嫡之念年无可厚非。他可以“曲线救国”，

待有权势凭一己之力重翻旧案。可向那些人献殷勤，与那些人

同流合污，哪怕这些只是为了达到正义目的的手段，他都不

忍、不愿、不屑，他觉得恶心，他怕让故人有一星半点的失

望。他只能在许多更好的选择中选择最差劲的处境，一选择，

就是十三年。

梅长苏的念念不忘，是十三年呕心沥血的筹谋；萧景琰的

念念不忘，是十三年格格不入的坚守。十三年，他以冷面来作

为保护自己内心最软弱处的伪装，用作将他不喜欢的人与事拒

之门外的武器。靖王身处皇城之中，身边都是形形色色身处不

同阵营的玩弄权术之子，况且他还是皇子身份，想要独善其

身，谈何容易！十三年，他付出牺牲的已经够多了，我想，他

早已忘记了那由责任孕育又被原则抑制的野心。

这时梅长苏出现了，当梅长苏提出要助他赢得皇位，他大

笑，就像听一个戏谑无比的笑话，该是个多么没眼光的人才会

选择最没赢面的他。可当梅长苏坦诚相对，他几乎没有思索就

接受了梅长苏的选择。这断然让我无比感动，原来萧景琰从未

忘记过被原则一直否决着的野心，当他看到原则与野心可以共

处的绝无仅有的机会，他不假思索、毫无犹疑。

这并非是一个轻而易举能做出的决定，夺嫡意味着放弃至

少安稳的处境，将自己和母妃都置于众目睽睽的危险境地，如

果失败了，就是覆水不收。他不可能没有想过最坏的结局，可

他仍要背水一战。

在涉及赤焰的事情上，他从来都是决绝的，有时甚至决绝

到不明事理。

卫铮被捕，他要救。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副将赌上光明的

前程，简直太愚蠢荒谬了。但卫铮是林殊的副将。他说：“等

我死后，见到赤羽营的主将林殊，如果他问我，为什么不救他

的副将，难道我能回答他说：‘不值得。’吗？”。

这似乎是靖王第一次展露他的绝对感性。不顾利害、不计

后果，哪怕是孤注一掷，赌上自己仅有的、未来的一切，他也

要救，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十三年前的“不在“已经让他足够悔恨了，兄长好友身处

水深火热，而他却在远地毫不知情，他总觉得如果当时他在京

城，他的申诉维护或许能够让血流成河的悲剧有不一样的结

局。当他得知当年故事的见证者还活着，他怎么可以允许十三

年后的自己袖手旁观？他是太清楚地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

以辜负林殊，太清醒地明白自己不可以再次错过有关林殊任何

下落的线索。

他甚至留有一丝万一的希望，万一小殊还没死，只是隐匿

在某个角落好好地生活。他想听卫铮的叙述，想知道自己虚幻

的念头有没有可能是现实。

他把卫铮救了出来，却没有从卫铮口中得到他所期盼得到

的答案。现实不是童话，没有奇迹，没有他所期待的不切实

际。他还听到了令他心碎的细节：梅岭沦为焦土，将士葬身火

海。描述越详尽，他越痛心，一言一语，字字剜心。他不是没

有想过当年梅岭的惨状，却从不敢想得如此触目惊心。当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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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空白被填补得满满当当，那留给万一的希望的空间永远都

不能有了。

“原来小殊是真的回不来了。”

他心里燃烧了十三年的微弱火苗，就这样被扑灭。

如果小殊结局的尘埃落定是希望的破碎，那登上天子之位

就是理想的毁灭。

在梅长苏的运筹帷幄之下，他们真的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

能完成的事情。“皇七子萧景琰，天资英奇，体识明允。兹，

恪遵天意，抚顺舆情，谨告天地宗庙立为皇太子，授以册宝，

正位东宫，以继万年之统，以安四海之心。钦此。”靖王成功

了，可我私以为这是萧景琰最悲剧的时刻。靖王册封太子时悲

怆的背景音乐也在时刻提醒着观众，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值得欢

呼雀跃的事情。

同样是红袍加身，造化却抹去他十七岁所有的神采奕奕，

他眉眼低垂，心事重重的脸上只写着两个字：责任。责任驱使

下的夺嫡，其实从来就不是他的理想。十三年中对原则的坚

守，十三年后对帝位的追求，是靖王对永久逝去的理想最虔诚

的奠念。

萧景琰的理想是什么呢？是尊皇长兄为未来的天子，做皇

长兄的左膀右臂，辅佐皇长兄行大道于天下；是有三五好友在

侧，一起饮酒高歌、驰骋纵马。靖王册封礼结束到母亲寝宫向

母亲行礼，二人都是神色郁郁，没有本该有的欣喜。命运弄

人，谁承想，那个最终坐上本该属于祁王兄宝座的人，是他。

他扛起本不属于他的责任，承受起本不属于他的孤独，在

一切崩塌之后还要身心疲惫地给曾经深信不疑的家国天下重新

勾勒出新的模样。

仔细想想，二十一岁后的萧景琰几乎就没有真正快乐的时

刻，哪怕是得知小殊仍在人世时，也是悔恨与担忧居多。靖王

得知梅长苏身份的情节在电视剧中有十分强烈的戏剧冲突，电

视剧制造的这种戏剧冲突让人物的情感展现更直接，观众相应

产生更强烈的感受。其实我个人更偏爱《琅琊榜》小说对于靖

王得知梅长苏身份的情节设计，平淡而有起伏的叙述中流露出

的无限细腻，太抓人。靖王在稀松平常的聊天中无意得到信

息，过往无数的疑惑被瞬间点醒，他飞速驰马至苏宅想要得到

答案，却在苏宅门口勒马停下，巨大的惯性让他坠于马蹄。他

哭着问蒙挚，听到了意料之内的回答，却过苏宅而不入，驾马

回府。这一勒马，这一回府，让我顿时泪流满面。

“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我又何必无故增添他的烦恼。“

十三年的分离，他连重逢时与挚友会心的对视、奋不顾身

的拥抱，都不允许自己拥有。

他是与林殊有交集的人中，最晚知道梅长苏就是林殊的一

个。其实他并非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在梅长苏身上找到了许

多属于林殊的蛛丝马迹：思考时下意识捻搓衣角的习惯、从剑

鞘中拔出利剑指向地图的利落潇洒……飞流口中唤出的那声

“水牛“，母亲对苏先生不寻常的态度等等细节都让他对梅长

苏的身份起了疑心。可一切的怀疑与试探最终还是以一句自嘲

的否定做结：

“我想我真的是疯了，有那么一刻，我竟然以为，我甚至

就可以确信，他就是小殊。“

因为太了解，他不敢认，他不敢将眼前这个弱不禁风、搅

弄风云的阴诡谋士与当年身姿硬朗、驰骋沙场的明朗少年联系

在一起；因为未完成的使命，他不可以认，梅长苏和知道梅长

苏身份的所有人都在隐瞒靖王，夺嫡面前，任何可能被对手抓

住的软肋都不被允许，他必须舍弃所有的个人情感。

但无论相认的过程多么坎坷，相认时的情感多么复杂，

小殊的归来毫无疑问是对靖王最大的拯救，像一束温暖明媚的

光，照在了经年湿冷黑暗的洞底。可上苍又冷酷无情地再次收

走靖王生命里这一束光亮。

“他在东宫的一间素室中夙夜不眠地抄写本次战事中那些

亡者的名字，从最低阶的士兵开始抄起，笔笔认真，可是每每

写到最后一个名字时，他却总会丢下笔伏案大哭，悲恸难以自

抑，就连怀有身孕的太子妃也无法制止。”十三年后，他成为

了最有权势的人，然而面对自己想要留住的挚友，还是如十三

年前一样无力。这样大哭的月夜，往后的几十年，不知会有

多少。

待靖王登基之后，琰帝会学着如何管理朝臣、治理天下，

学会平衡权势、迂回官场，学会掩饰情绪、习惯孤独，所有人

都忘了他也曾是当年年幼直率的皇七子。

那个红衣少年二十一岁时理想的恣意人生，永远只是琰帝

梦中朦胧的幻影了。而自少年起就坚定的情义天下，他一直在

守护，风雨不移。

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打动我的影视角色，让我第一次产生

了提笔聊聊的念头。

也是因为太喜欢，所以一直不敢下笔，我太珍惜萧景琰这

个角色，总是怕谈得不够深，不够准，不够全。今年是《琅琊

榜》播出的第六周年，我也在这六年中看了许多遍《琅琊榜》，

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动。我想我有些懂了景琰，应该可以在这个

富有纪念意义的周年聊聊他了。

悲情而不沉重，悲剧性的人物基调上始终有顽强的向上凛

然之气，这是萧景琰最打动我的地方。六年前的秋天能与萧景

琰相遇，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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